                           我 的 文 档

                           （十六）

王德成和王大壮从围墙上下来边走边说，后面跟着七八个队员。

王德成：“大壮，昨天你和鬼子打了一仗，打死了六个鬼子和两个警察，今天秦立本又来，我说了那么多话，咱们已经和小鬼子撕破了脸皮。他今天来传递给咱两个信息，一个就是秦立本说的，让咱们投降日本人。这个要求达不到，就是第二个信息，他们必然派兵来攻打。小鬼子有枪有炮，咱们有围子，咱就以围子墙为依托，对付鬼子的进攻。只是鬼子向围子里开炮，这伤亡可就大了，得赶快商量对策。对付鬼子的进攻，你也赶快布置和准备。”

王大壮：“行，鬼子再来，还不让他沾便宜。”

山本生气地在屋里踱来踱去，秦立本和龟田站在一侧看着。

山本：“八格，八格，一个小小的村庄，竟敢抗拒皇军。皇军决不允许有反抗的人存在。龟田君，带你的中队和炮兵，秦的警察局出三十个警察，一定要打下王官庄，把敢于反抗皇军的统统处死，以警效尤。”

王官庄外的荒草地里，白雪盖地，鬼子、警察匍匐在雪地上。

山本和龟田隐在一土坎下，用望远镜向王官庄张望着。

山本：“命令炮兵架炮，向王官庄围墙开炮。”

十几个鬼子兵在土坎下架起迫击炮，装弹手把炮弹装入炮筒，向围墙轰击。

几发炮弹在围墙下和门口爆炸，有的炮弹落在围墙上，有的炮弹打入村内。

王官庄陷入爆炸的烟雾尘土中。山本用望远镜观察着炮火轰击的效果。

王德成和王大壮在围墙上看着庄里炮弹爆炸，房屋着火，烟尘飞扬，半个村庄淹没在烟雾中。又回过身来紧盯着向围墙进攻过来的鬼子。

围墙上隐蔽着一个个手持步枪、扎枪和大刀的队员。

围墙下门两侧二十多个手持扎枪和大刀的队员严阵以待，守在门口。

鬼子的炮击停止了，一队鬼子和警察打着枪冲过来。队员们抖掉身上的土，把枪瞄向冲过来的鬼子和警察。

王大壮：“弟兄们，瞄准了再打，拿出打兔子的准头来，让小鬼子瞧瞧，看他还敢不敢嚣张。打。”自己先开一枪将冲在前面的鬼子打倒。

队员们步枪、土枪一起射击，打倒了七八个鬼子，中土枪的鬼子捂着脸嚎叫。

受到阻击的鬼子立即趴在地上向围墙上的自卫队员射击。鬼子的机枪扫射着，打的围墙土向下撒，队员们抬不起头来，有些慌乱。

王大壮：“沉住气，趁鬼子机枪射击的间隙，快出枪瞄准，打他狗日的。”自己快速出枪，击发。向前冲的鬼子被击中，扑倒在地。

队员们用王大壮的办法向外射击着。

十来个鬼子和警察在机枪的掩护下冲到围墙下的门口。用力地撞着寨门。

一个鬼子用枪托猛砸被炮弹炸坏的寨门，大门被砸开一个大洞。鬼子一个个端枪冲进去。更多的鬼子向门口涌来。

远处的山本用望远镜看到鬼子士兵冲进村，高兴地大叫：“哟西，哟西。炮兵，继续向村内射击，打乱他们的部署。其他人，跟我冲进村去。”带剩余的鬼子向王官庄冲去

鬼子炮兵无目标的向村里开炮。村内又腾起处处烟尘。

守在门里的队员们听着门外鬼子的砸门声，又抬来两块大石头顶在门上。

眼看着有些朽烂的厚木板一块一块地断下来，门被砸开一个大洞，队员们互相看看，使着眼色，握紧了手中的枪刀。

一个鬼子接一个鬼子从门洞进来，队员们上前截住厮杀。两三人对付一个，展开一场肉搏，进来的六个鬼子全部被杀。

看着又冲过来的鬼子，队员们急忙把鬼子的尸体拖过来堵在门洞上。

鬼子隔着门向里射击，门被打的木屑乱飞，三个队员被击中。队员们急忙闪到两侧隐蔽，继续监视着寨门的动静。

山本到龟田身边，指挥着所有的鬼子和警察，一边掩护一边攻城。

冲到围墙下的鬼子向围墙上投手榴弹，围墙上抗击的力量弱了下来。

山本和龟田在远处高叫着指挥鬼子搭起十多个人梯向围墙上爬。

山本见有的鬼子爬上墙头，高兴地不住的喊叫“哟西”。

围墙上的队员们冒着鬼子机枪的扫射和步枪的射击与鬼子对抗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断，队员们伤亡惨重。但队员们还是拿起死伤者的枪，冒死向鬼子开火。

枪声越来越稀。王大壮也拿着打光子弹的步枪发愣。“弟兄们，子弹打光了就看住墙头，只要鬼子爬上来就杀死他，决不能让鬼子爬上来。”

队员们蹲在矮墙下，扫视着墙头。

一个鬼子爬上来，把枪伸到墙里，另一鬼子手扒墙正要上来。

队员一手抓住鬼子的枪，一手执扎枪扎向鬼子，大喊：“鬼子上来了。”鬼子两手一松掉了下去。

另一个鬼子翻上墙头，开枪打伤了一个队员，又端刺刀向另一队员刺去。

两个队员过来对付上墙来的鬼子兵，两人将鬼子杀死，把尸体扔下墙去。

其他队员手拿大刀和扎枪，将要爬上来的鬼子打下墙头。

王德成手提宝剑来回检查督战，高喊着助威。

山本见攻上去的士兵又被打下来，指挥鬼子再搭人梯，发起进攻。

身后突然响起枪声，一颗子弹打中了山本的屁股，山本趔趄着倒在地上，一捂，雪白的手套成了红色。

龟田见山本倒在地上：“少佐，你……”

山本：“我被打伤了，是后面。”

又射来几颗子弹，一名鬼子兵被打中后背，倒在地上。

龟田大叫着停止了攻打，鬼子的机枪掩护着，鬼子和警察都撤了下来。

龟田用指挥刀向后一指：“这边有打枪的，打。”

鬼子的机枪、步枪一起向响枪的地方射击。

龟田一挥手，鬼子停下射击，一片安静。龟田带十几个鬼子小心地上前查看。见一条小沟里，有人趴过的痕迹，地上有七八个子弹壳，顺沟留下了一串脚印。

龟田望去，三百米外有七八个人向山上跑着，“叭”的一声，子弹从龟田头顶飞过。龟田咕噜几句，十几个鬼子打着枪向山上的人追去。

龟田返回山本身边：“少佐阁下，你受伤了，今天收兵吧。”

山本沮丧着脸打着哆嗦有气无力地点点头，摆摆手。

龟田：“抬上少佐，撤军。”

两个鬼子兵过来架上山本，连拉带架地拖着山本走了，鬼子兵跟在后面。

追上山的鬼子看着追不上，也赶回来入队撤退了。

王德成和王大壮站在围墙上看着撤退走的鬼子。其他人松口气地坐下歇息。

王大壮：“好险啊，咱们子弹打光子，只能在墙头上应战了。”

王德成看着远方鬼子打着枪追赶着的已经跑上山梁的七个黑点：“大壮，你看，是他们救了咱们，他们在鬼子背后开枪，让鬼子觉得受到两面夹击，这才慌忙撤了兵。你看，那个鬼子官好像受伤了，马不能骑让人架着走，也是他们打的。人家是咱庄的救命恩人啊。让人查查这伙人是谁，咱们记着报答人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王大壮点点头，扭身看看死伤的队员和坐在一边休息的队员：“族长，这一仗咱死难的弟兄可不少啊。”

王德成把目光移向死难队员，眼中发湿：“查一查死伤了多少兄弟，死难的让亲属到我家里领抚恤，受伤的让郎中免费治疗。今晚设宴，我款待舍身拼死保卫家园的兄弟们。先让兄弟们把死鬼子掩埋了，战死的兄弟咱们明天祭奠，然后重礼埋葬，并立牌位放在家庙里，享受族人的祭拜。其他姓氏的兄弟，我出资给他立碑。”看看围墙外鬼子横七竖八的尸体：“小鬼子走了，安排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兵营里，一个鬼子军医和一个护理正在给山本换药。龟田和秦立本站在一边。

换好药，山本呲牙咧嘴地在医生护理的帮助下侧坐在病床上。鬼子军医和护理收拾好走了。

秦立本上前两步到病床前：“还好。没有伤到骨头，少佐阁下将养几天就好了。”

山本咬着牙：“王官庄，我的和他没完，我的伤好了，我要踏平王官庄，杀尽王官庄的人。”

龟田也上前两步到病床前：“少佐，咱们申请调两门山炮来，把王官庄的围墙轰开，看他们再怎么抵抗。我给司令官打电话申请。”

山本摇摇头制止：“不可，让司令官知道咱们连个小村庄都打不下吗？这太有失大日本皇军的体面了。我再想想消灭他们的办法，你去督促皇协军的训练吧。”

龟田立正：“哈依。”转身走出病房。

山本指指一边的椅子：“秦的，你的坐下说话。”

秦立本感激地点点头坐过去。

山本：“秦的，全县的治安秩序很不好，现在已经有好几股反皇军的势力了，这对皇军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策略是大大的不利。出了这事，你我都有责任，咱们忽视了民众对大日本皇军的仇视。你有什么办法限制和对付他们的行动吗？”

秦立本急忙表白：“卑职也在为这件事着急，可是还没有想出打击和对付他们的办法，少佐阁下有啥好办法，卑职立即去落实。”

山本：“你的乡镇维持会，要担负起打听音信的任务，让维持会在各村安插亲信，一有各村要组织武装的消息，马上来报告，咱们立即出兵镇压，不能再放任各种武装的发展。必要的话，警察局可以在各乡镇设立警察所，归维持会领导，专门打击要成立武装的带头人。对有这种倾向的人严格控制，或是格杀勿论。一定要保证皇军治下的平静。”

秦立本立即表态：“少佐阁下说的是个好办法，卑职一定尽快落实少佐阁下的意图。我想咱也借鉴过去的保甲制度，在村里安排给皇军办事的保长，保长发现问题，立即报告乡镇维持会，实行一人有事，全村连坐。乡镇成立警察所后，由警察所维持乡镇治安，对再要私下组织武装的人格杀勿论，杀一儆百。”

山本认真地听着，思考着：“秦的，你的办法可行，我的完全同意。你去办吧，有什么事再来找我。”

秦立本：“是，少佐阁下好好养伤，卑职有事再来向少佐阁下报告，卑职告辞了。”站起来走出门去。

山本躺在病床上，眨巴着眼想着事情。

                         （十七）

饭屋里烟和蒸气混合着向外冒，肖淑芸腰里扎着围裙，忙活着过年的准备，坐在小桌前切着肉，许凤茹帮忙刷锅洗碗，李志强正将冒着热气的盆子中的两只鸡褪毛，身边盆里还有两条活鲤鱼在水里游动着。

街上不时传来零星的鞭炮爆炸声。

王建成、张玉山两老汉袖着双手走进来。

李志强手提着鸡褪着毛站起来打招呼：“王大爷、张大爷来了？”

王建成：“俺俩找许先生有点事。”

许仁元闻声从屋里出来：“两位老哥，快请进屋里说话。”

王建成：“一年一次，又来麻烦许老弟了，俺俩是上门来求幅对联，过年了，贴贴对联，喜庆喜庆。”

许仁元无奈地：“两位老兄今年难以如愿了，不是仁元手懒，也不是怕兄弟们找我写字麻烦，实是今年烦事太多，心情欠佳。少了心性，所以今年是一字未写。”

张玉山不解地：“老弟家里日子过的殷实，不愁吃穿，哪里来的烦心事？”

许仁元脸显悲愤：“今年是国破家亡、民不聊生啊。小鬼子挑起战火，已经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首都都已沦陷，国民政府四处搬迁，居无定所。小鬼子到处杀人放火，我几十万同胞惨遭屠杀，妇女姐妹遭受侮辱。咱亲眼所见，后山村五十多口人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国民遭如此大的变故，哪还有值得喜庆的事，哪还能提起心性来写对联挂对联啊。”

王建成顿悟：“许老弟说的是啊，小鬼子入侵造成这么多家庭不幸，咱还有啥喜庆的。这对联今年说啥也不能贴了。”

张玉山：“让许老弟这一说，咱也明白过来了。要过年了，家家都挺忙的，咱也回去帮把手。”示意王建成一块走。

许仁元：“若两位老兄没事，就到屋里坐坐聊聊。”将两人向屋里请。

王建成：“不了，不了，过了年再聊，咱告辞了。”两人向外走。

许仁元把两人送出门。肖淑芸、许凤茹、李志强向两人打着招呼。

晚上，许仁元一人在灯下看着书，一阵敲门声过后，肖淑芸和许凤茹被刘中贵和一个士兵押着走进来。许仁元放下书看着来人惊奇地：“你们这是……”

刘中贵拱手作揖：“许老先生，我是县城守备团的连长刘中贵，守女郎山失利后带着受伤的弟兄隐蔽在黑石峪。如今缺粮，到许老先生府上来借点粮食，请许老先生不惜恩赐，我等会多杀鬼子，来报答有恩于我们的父老乡邻。”

许仁元从座位上起来：“是国军的刘连长，借粮之事好说，请放过我家小女和佣人，我自当备粮相送。”

刘中贵：“许老先生这里，我等不敢用强，刚才使小姐和这位大嫂受惊了。”示意士兵放开两人，让士兵出去。

许仁元：“刘连长且请坐下，奉茶。”

肖淑芸和许凤茹出去泡茶。

刘中贵坐下：“听说投靠日本人的秦会长曾邀请许老先生到县上任副会长，老先生以民族大义为重，拒不参与。此等品质和作为让刘某钦佩。”

许仁元：“老朽也听乡邻传说，刘连长在女郎山上打的鬼子前进不了半步，只是奉命撤退才不得已退出战场。后又在黑石峪落草，杀鬼子解救壮丁，全力抗击鬼子的进攻，打的鬼子焦头烂额，大长了咱中国人的志气。并且约束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老朽实在钦佩之至。”

刘中贵：“这是我等应该做的。只是山上缺粮了，四十来口人张嘴吃饭，为点粮食上门打扰，实在难以启齿，请老先生海涵。”

门外脚步声，李志强抓着两个士兵，肩背两支大枪进来。

刘中贵见了，站起身来拔出手枪指向李志强：“你是干啥的，还抓了我的人。”

李志强将两士兵向中间一拉，隐住身体，又一转身一脚踢在刘中贵的手腕上，手枪掉在地上。李志强上前抓住刘中贵的左手拧到背后：“带枪闯入民宅，强逼要粮，还问我是干啥的。你说，你是哪里来的土匪。”

许仁元急忙喝住：“志强住手，这是国军的刘连长，是抗日的英雄。”

李志强听话的松开手，又到了两士兵身后。

刘中贵捡起掉在地上的枪，慢慢坐回到椅子上，揉着手腕：“身手不错，是练家子。连我这行武出身的都不是对手。”

许仁元急忙解释：“这是家里的下人，多有冒犯刘连长。”

肖淑芸和许凤茹端水壶拿茶碗进来，倒水递上。

刘中贵上下打量一番李志强后对许仁元：“小伙子有两手，也许俺哥俩是不打不相识，我还真喜欢上了这个有些手段的兄弟。”对李志强：“有兴趣当兵打鬼子吗？兄弟若不嫌我官小职微和地盘狭小，跟我上山，咱们一块打鬼子吧。”

李志强：“谢谢刘连长看得起我，我现在还不想离开家，等我想参军的时候，我再去投靠刘连长吧。”

许仁元：“刘连长，山上需要多少，我给你准备了，明天你来取可行。”

刘中贵：“许老先生既然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你就准备一千斤粮食，明天我让人来拉。给你打好条子，等国军来了，你也好报帐。”

许仁元没好气地：“找国军报帐？当时跑的比兔子还快，现在上哪里找啊。”

刘中贵向许仁元抱拳施礼：“那就不打扰了，告辞。”对两个士兵：“咱们回山。”

两个士兵却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志强在两士兵的后背上拍了两拍，士兵才活动起来。李志强把大枪递到两士兵手里。

刘中贵看在眼里，对李志强：“兄弟，我可是真心地期待你上山。”

李志强憨厚地笑笑，未作表示。

刘中贵带两个士兵出门，李志强送出去。

春天来了。山坡上的杂草丛里开着不多的野花，地里几个干农活的庄稼人，整理着春地，年青人嫌热，把身上的棉衣都脱下来放在地头上，光着背干活。

刘全友赶着两匹马拉的车从坡下上来，向地里送粪土，李志强坐在车上。到地里两人站在车上把粪土向四下里撒开。

一声枪响，子弹高高从两人头上飞过。两人警觉地向坡下望着。

从坡下跑上来一个农民打扮的人，跑到大车前向李志强和刘全友求助：“老乡，我被警察追上了，想办法救救我。”边说边向坡下看着。

李志强认出来：“是你，你是李老师。”

李玉昆：“我是李老师，你咋认的？”

李志强：“以后再说，给你锨，你上车帮着撒粪。”把李玉昆拉上车，把铁锨塞到李玉昆手里，自己跳下车拿起镢头向下刨着。

刘全友和李玉昆站在车上往下撒着。

两个警察端着枪跑上坡来，大口喘着气。一个警察摘下帽子煸着风，四处张望着，一个警察用枪指着三人：“喂，干活的，看见一个人从这里跑过去了吗？”

李志强：“是有一个人跑过去了。你们快追还能追上。”

煽风的警察：“娘的，这沟沟坎坎的上哪里去追。若是追上那小子他就没命了。那小子是抗日分子，到处宣传抗日，我们盯上他好久了，可都让那小子溜了，这回又算他命大。”对另一警察：“咱回去吧。”两人背上枪顺原路返回了。

李玉昆停住手从车上跳下来：“谢谢你两人的救命之恩。”

李志强也停住手：“李老师，你到处宣传抗日吗？年前大集上，我听了你的抗日宣传，你讲的真好，我听了觉得真带劲。”

李玉昆：“我们的抗日救国义勇队也成立起来了，已经打死了七八个鬼子。我正在到处宣传抗日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参加，小兄弟，你若想参加，我带你去。现在不去，以后也行，抗日不分先后。我还有急事，大叔，小兄弟，后会有期。”拱手作揖告别，也顺来路而去。

李志强默默地看着李玉昆的影子消失。

李玉昆家小屋里，李玉昆宋长春召集张青山、周振东、于曼、陆枫开会。

李玉昆：“咱们义勇队通过和小鬼子几次交锋，应该说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咱们的队伍已经扩大到二十多人，从小鬼子手里夺了八支枪和子弹，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咱们的队伍，消除了队员们的怯敌心理，掌握了一些打仗的基本知识。今天开会我要说的是，鬼子的维持会在各村又选定了保长，这些人大都是有亲日倾向的，他们把得到的反日抗日消息传给维持会，人数少的他们安排警察所解决，人数多的他们报告给鬼子，让鬼子出兵剿杀。为此，我们的行动就要小心一些了。”

外面敲大门的声音传来。

李玉昆：“你们熄灭灯，在屋里别出声，我去看看。”掩上门出去。

走到大门口问着：“谁呀？”

外面冬生压低的声音：“李老师，是我，冬生。”

李玉昆拉开门栓打开门：“冬生，快进来。”

冬生进来随手关上门，才凑近李玉昆低声汇报着：“队长，我和顺子今下午到后刘村动员他表哥参加咱们义勇队，可能是一进村就被人盯上了，我们刚说了一会儿话，四个警察黑狗子就把我们堵在屋里，把我们逮住了。在押送我们去镇上的路上，我挣开被警察拉着的绳子头，钻进树林跑回来了，顺子和他表哥被解到镇里去了。队长，你说咋办。”

李玉昆：“走，咱到屋里去说。”领着冬生进小屋。

七个人坐在一起，冬生又把发生的事向大家说了一遍。

李玉昆：“冬生把发生的经过说了，咱们商量一下，这件事该咋办。”

宋长春：“在警察还没有掌握顺子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让保长去把顺子保回来，咱村的保长可是维持会逼着干的，刘大叔可是忠厚人。”

张青山：“依我说，咱连夜出动，把警察所给他连锅端了，既打掉了鬼子的耳目，咱还能多得几条枪。”

李玉昆高兴地：“这个提议好，留着警察所，对咱早晚是祸害，给他端了锅，对警察就是个震摄，警察再明目张胆地乱抓人就得掂量掂量后路了。”

于曼：“我赞成端了警察所。”

陆枫：“咱们也要考虑警察所七个人也有七条枪，硬打难免要吃亏的。”

于曼反驳着：“前怕狼后怕虎就不能在山上住了。”

李玉昆：“陆枫说的也是实情，咱们还是要用点小计谋，不能硬拼。我想，咱们的人分两批进警察所，第一批两三个人进去，就说是来保他们两人的，在麻痹他们的时候，第二批大队人再进去，两三个人对付一个警察，没有不胜之理。”

于曼：“这办法挺好，我赞成。”

张青山、周振东、冬生三人同声：“我也赞成。”

宋长春站起来：“那事不宜迟，咱现在就去通知队员，马上赶到乡里。”

几人都站起来，李玉昆吩咐着：“张青山、周振东，快去通知所有队员，带上武器，都到村口集合。”

张青山、周振东答应后出去，其他人也跟着出去。

警察所里，屋里罩子灯照着亮。 一胖一瘦的两个警察正在对顺子进行讯问。顺子被反背着手捆着蹲在地上，胖警长问话瘦子记录。
胖警长敲着桌子：“老实交待你宣传鼓动抗日的事实，才能免受皮肉之苦。如果拒不交待，吃苦头不说，我们把你交给日本人，日本人可不会像我们这样仁慈地对待你。”

顺子：“警长，你到东岭村问问，有谁说我田立顺不是老实人的，你咋处置我都行。我拙嘴笨腮地还能宣传鼓动抗日，你可高抬我了。我到表哥家，是表哥要盖房子，我带个瓦匠来看地方和商量让表哥准备多少材料的，结果被你们带来了。也不知道谁和咱有仇，就污蔑咱是抗日分子了。”

胖警长：“你一进后刘村，保长就看你两人不地道，来向我们报告了，就把你抓来了。我们说你是抗日分子，你就十有八九是抗日分子，要想减轻罪责吗，那这个”做个手指点钱的动作“就得活动活动了。”

顺子：“警长，你这是啥意思，俺不懂，你向俺直说吧。”

胖警长：“你小子别他娘的装傻卖呆。钱，钱能通天，有钱能使鬼推磨。明白了吗？”

顺子低下头嘟噜着：“我明白了警长，可咱穷苦百姓哪有闲钱在家放着。要不你就关着我吧，只要每顿饭给俺两个窝头吃就行。反正在家也没吃的。”

胖警长：“嗨，小子，抓你来，你还赖上我们了？你他娘的别认为这是好去处，打你个皮开肉绽是轻的，竖着进来横着出去的有的是。”

李玉昆带着春水、大牛进来：“警长，千万别动手。”

胖警长警觉地：“你们是啥人，咋半夜三更的闯进警察所来了？”

李玉昆：“我是东岭村的，这是俺兄弟，俺们听说兄弟被抓进来了，就来保俺兄弟了。警长，俺兄弟可是好人，从来没做过坏事，你就放了他吧。”

胖警长：“嗨，你是吃灯草灰长大的，说话这么轻巧，进了局子的人，你见哪个说出去就出去了？这样的话，俺兄弟们天天喝西北风啊。”

李玉昆：“警官，你要多少，俺们准备了一些。俺们庄家小户的拿不出多，你可别嫌少。”伸手到棉袄里掏着。

两警察瞪圆了双眼看着李玉昆向外掏钱。

春水、大牛悄悄向警察靠近。

李玉昆掏出短刀，刀尖指向两个警察。

两警察：“你们……”胖警察慌忙掏手枪。

春水、大牛上前把警察的胳膊扭到身后，大牛手上端上了胖警长的手枪。

张青山背着大枪进来：“队长，全解决了。”

李玉昆：“把他们全押过来。”

张青山向外一招手，五个警察被押进来。

李玉昆：“你们听着，我们是抗日救国义勇队，是专门打鬼子的。你们给小鬼子办事，和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到处抓抗日分子，跟着鬼子祸害百姓，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你们七个人选个死法，我今晚成全你们。”

警察们跪地求饶：“俺可没做啥坏事啊，你饶了俺们吧。”“我一家老小全指望我养着那，你大发慈悲吧，不杀我就是救我全家啊。”“俺们也不愿给鬼子做事啊，还不是为养家糊口吗？”

李玉昆：“饶过你们这一次也行，必须有个条件，就是你们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别跟着鬼子做坏事欺压百姓。记住，你们的性命由你们自己决定，若是再到处抓抗日分子，下次被抓了，决不轻饶。”

众警察：“是，是，是。我们再不跟着鬼子干坏事了。”

李玉昆：“你们的命这次留下，枪我们带走了，为了你们对日本鬼子好交待，”对队员们：“把他们捆起来，关在这屋里。”

队员们用绳子捆绑着警察。顺子有意在胖警察手上用力捆着。

胖警长：“哥，不，大叔，你轻点，捆的松点，勒死我了。”

顺子边捆着：“你的肉多，绳子离骨头还远着呢。这是为你好，捆松了，小鬼子能信你吗。”又用力的捆了两道。

队员们把七人捆在一起，放在地上，走出门去，把门带上。脚步声远去。

                           （十八）

山本坐在办公桌后，龟田和张守业坐在一侧，三人商量着军务。

山本：“张大队长，皇协军的训练可以结束了，从今天起就开始担负战斗任务。你安排一个小队守四个城门，替下执勤的皇军，每个城门只留两个皇军士兵与皇协军守城。火车站派两个班的皇协军守卫，让松尾小队长带十名皇军士兵同皇协军一起共同负责火车站的安全，其他的皇军士兵归建。在石河镇、三官镇、东阳镇等重要乡镇各安排一个小队驻防，其他皇协军就驻在兵营内，随时准备同皇军一起执行任务。龟田君，皇军士兵的调整你去落实。”

龟田和张守业同时站起来，立正回答：“哈依。”“是。”

山本站起来走到地图前，拉开布帘。龟田和张守业急忙走过来。山本指着地图：“司令官来电话，说各地抗击皇军的事件时有发生，对皇军的大东亚圣战很不利，要求咱们要确实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同时要保证咱们这里与南面莱城和东面鲁山的公路畅通。我计划在通往莱城和通往鲁山的老虎岭建立个据点，让中村小队长带他的小队前去驻防，装备四部摩托车，往来巡查公路的安全，搜查可疑的行人。”看着张守业，又顺铁路指着地图的两点，“张大队长，你再派两个小队，分别到东边的黄村和西边的毕家庄设立据点，保护铁路。其他路口也安排人值守。”

张守业：“是。”

山本拉上地图的布帘：“三个据点的设立位置，咱们去实地察看。”

龟田和张守业：“哈依。”“是。”

锦屏山一侧的老虎岭，绣莱公路和去鲁山的公路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三岔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山本带龟田和张守业勘察后决定在老虎岭建立一个据点，控制公路。山本派中村小队来到老虎岭驻防。

公路边的山坡上站着三十多个鬼子兵，公路上停着四辆三轮摩托车。鬼子小队长中村向列队的三十多个鬼子训话：“山本大队长命令咱们在这里修起据点，守卫这里通莱城、通鲁山的公路。现在你们的任务，一、抓五十个民工来帮皇军修据点。二、让各村送木料、石料来盖据点。石岛君，你带四个人在山上警戒，武男君带十五人到西村，大平君带十五人去南村，开始行动。”

三人带鬼子兵分头而去。中村看了看远去的鬼子，自己也向西边的村庄走去。

半个月后，公路边建起了围墙，围起来的院子里建了一排向阳的房子，住着鬼子。院内停着两辆摩托车，院角上两层的炮楼，炮楼顶上飘着日本太阳旗，一个鬼子在楼顶上四处张望。据点门口，两个鬼子站在路口，看着公路。

鬼子的往来运输汽车，押车的鬼子向站岗的鬼子打着招呼；有些鬼子把这里当作驿站，停下来加油加水，鬼子到里面喝水坐下休息。

白天，四辆摩托车从据点里出来，每车上三个鬼子，挎斗上架着机枪，两辆向左，两辆向右，顺公路出去巡逻。

两辆三轮摩托车急速的驶进院子，挎斗上架着机枪。鬼子停下车，六个鬼子从车上下来，机枪手提着机枪，一个鬼子哼着小曲，进了北屋。

中村挎着王八盒子从一间屋里出来叫着：“田中君，小野君。”

两个鬼子从屋里出来：“有。”

中村：“你两人和我去村里，抓鸡，米西米西的。”

两鬼子高兴地：“哟西，哟西。”返回屋拿枪，随中村出据点。

漆黑的夜里，炮楼顶上站岗的鬼子无聊地游动着。看到远处小村里灯光下晃动的人影，据枪瞄准击发，一人应声而倒，一会又有人影晃动，鬼子哨兵又一枪打去，又将晃动的人影击倒在地。

石河镇集上。快过麦了，街两侧都是卖麦收用具的，镰刀、捆麦子的短草绳及麦场用具。赶集的买卖双方在乱哄哄的嘈杂声中啦着价。

李志强和刘全友两人蹲在一卖镰刀的摊位前看着镰刀，试着刀刃。

人群一阵骚动，有几人喊着：“快走快走，黄狗子来了。”急步向前走着。

李志强站起身来看着。

四五个带枪的皇协军士兵摇晃着身子走过来，一个士兵看到卖杏的，上前抓了两大把，分给其他士兵，边吃又边向前走。

卖杏的小姑娘上前拉住拿杏士兵的衣服：“大哥哥，你拿俺的杏吃了还没给钱呢，支了钱再走啊。”

士兵一手打开小姑娘的手：“吃你两个破杏还要钱，去，去，不识好歹。”

一个上年纪的老人急忙过来拉回小姑娘：“让他们吃几个算了，还是破财免灾吧。你跟他们要钱，还不是找麻烦。”

小姑娘无可奈何地回来，仇视地看了几个皇协军背影两眼。

李志强忍下怒火又蹲下身子和刘全友挑选镰刀。

驻石河镇的皇协军小队长冯三达也带两个士兵在集上东瞧西看地转悠着。

老虎岭鬼子小队长中村带着四个带筐的鬼子上集来买菜。走到冯三达身后，一拍冯三达的肩膀：“冯的。”

冯三达猛回头见是中村和四个鬼子，急忙换上笑脸：“是中村太君，这是……”

中村也笑脸相向：“我的带他们下山来买菜，看着像你，和你打招呼的。”

冯三达：“中村太君很少下山，今天中午我请太君吃饭，太君可赏光？”

中村高兴地：“你的请客，我的当然赏光。”对四个鬼子“冯队长请咱们米西米西的。”四个鬼子咧嘴笑着。

冯三达：“走，那边的酒店。”拉着中村前行。四个鬼子和两个皇协军跟在后面。八人先后走进小酒店。

集市已散，街上少有行人。

冯三达搀扶着一晃三摇的中村从酒店里走出来。鬼子和皇协军士兵跟在后面。

中村眨着红眼：“冯的，今天酒喝的大大的好，你的给我找个花姑娘的玩玩。”

冯三达：“太君，我们中国的医书上说，喝酒后再做那事是大大的伤身体，你下次来，我再给你找花姑娘，行不？”

中村摇着头：“不，不，你的不懂，你们中国人的不懂，酒后再做才有兴趣，你的快给我找。”推着冯三达。

冯三达推辞着：“这大中午的，我上哪给你找去？”

中村沉下脸：“你的不好，好朋友的不是。”抬头见一五十多岁挑水的妇女：“唔，花姑娘的。”撒腿追过去，大叫着：“花姑娘，花姑娘。”

冯三达大叫着：“太君，这是老太婆了，哪里有花姑娘。”

中村回头：“这就是花姑娘。”跑上前抓住妇女挑水的担杖。

妇女回头看中村的色相，吓得惊叫：“啊……”扔下担杖水桶跑了。

中村紧追不舍。妇女跑进家关门，被中村撞开追进去。

冯三达要进去，两个鬼子站在门口，把枪交叉，挡在门口：“你的不许进去。”

冯三达望望两个不知所措的士兵，也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

两个鬼子持枪站在门口，两个鬼子坐在门外的阴凉里。冯三达生气地来回踱着步。两个皇协军士兵在树荫下看着来回走的冯三达。

中村扣着上衣扣子，裤带歪系着仍然带着醉态从大门里出来，不住声地：“痛快，痛快。”靠在树上喘着气。

冯三达上前：“太君，都老太婆了，你还……，真没品位。”

中村硬着舌头：“你的不懂，中老年妇女才，才大大的好。我的在，在家时，我的母亲、姐姐都和我有性关系，我的也，也有几个情人，可我，我只有和母亲做爱时才，才能全部投入，感觉最好，我母亲也很放得开，把我紧紧地搂抱着，把她对我的爱统统地给我。那种感觉，哟西，啊。”陶醉在回忆里。

冯三达惊奇地：“你和你母亲做爱？”

中村点点头：“是的。”

冯三达鄙夷地：“你和你母亲做爱你还哟西，你简直就是他娘的畜生。”

两个持枪的鬼子过来用枪指向冯三达：“八格，你敢辱骂太君。”

冯三达冷眼看着两个鬼子。

中村一摆手，仍然笑着对冯三达：“三达君，你的别发火，在我们的国家这种事习以为常，你的问问他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冯三达看向四个鬼子，两个鬼子点头，两个鬼子不作表示。

中村自豪地：“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社会文明，在我们的日本，没有那么多的封建礼教，没有旷夫怨妇，人们都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我们是王道乐土。”

冯三达嘲笑地：“你们的文明可是连做人最起码的礼义廉耻都不要了。”

中村挥着手：“这事我的和你讲不通，这是两国的文化的差异，今天就不讲了。不管怎么说，我的感谢三达君的盛情款待。我的告辞了。”对四个鬼子：“咱们的开路。”晃荡着身子走，一个鬼子急忙上去搀扶，两个鬼子背上菜跟上。

冯三达对着鬼子的背影：“真他娘的窝囊鬼，呸。”对两个士兵：“咱也走。”

小麦已经熟透的麦田里，李志强光着膀子，挥动着手中的镰刀，带着五个二三十岁的男子割麦子。两个年龄大的男子在后面捆着麦个。

地里放着一片割好捆好的麦个。

刘全友赶着大马车进地，众人放下手里的镰刀帮着装车。

石河镇维持会门口，中村和两个鬼子、冯三达带一个卫兵从里面出来，于敬斋和于三槐送出来。
于敬斋讨好地：“中村太君，日已近午，就到我家用了午饭再走吧。”

中村抬头看看天：“唔，好的，到你家用午饭，大大的好。”对冯三达：“冯队长，咱们一起到于会长家用午饭，你的奉陪。”

于敬斋笑容可掬地：“太君光临，冯队长自然奉陪。”对于三槐：“你先回去安排，我陪太君和冯队长马上就回去。”

于三槐领令而去。众人慢慢向于家走。

于家餐室里，于敬斋、于夫人、于树亭、于三槐陪着中村和两个鬼子、冯三达和卫兵围坐在餐桌前吃饭喝酒。于敬斋于树亭频频向中村、冯三达和两个鬼子敬着酒。
中村不断地用色迷迷的眼神看向风韵犹存的于夫人，两个鬼子兵狼吞虎咽地吃相，让于家人很尴尬。冯三达装作若无其事地看着一切。

于敬斋端起酒杯：“中村太君初次来府上，我和夫人敬太君一杯。”

中村微笑着向于敬斋和夫人致意，三人喝酒。于三槐急忙给三人满酒。

中村也端起杯：“于会长，今天我来催粮，事情办的很痛快，我的表示感谢，也感谢你的盛情款待，咱们两人的干杯。”一仰脖子喝下去。

于敬斋也喝下去。

中村站起来，走到于夫人身边，用手拉于夫人的胳膊：“我的酒喝足了，想找个花姑娘的干活，于会长，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的夫人出去玩玩。”

于敬斋看着中村，脸色变怒：“你……”

于树亭和于三槐也变了脸。

于夫人挣开中村的手，用手帕捂住脸：“你、你欺负人。”

冯三达和卫兵无动于衷地看着闹剧。

两个鬼子兵扫一圈众人的表情，放下手里的鸡腿，拿起大枪：“八格，太君的话，你们敢违抗，死了死了的。”

中村扫视着于家众人，然后对两个鬼子：“不要动枪，失了和气的不好。”脸上收起笑容：“于会长的不同意也就算了，咱们的开路。”

于敬斋看了一眼变脸的中村：“太君既然有此雅兴，夫人就陪太君说会话何妨。太君请便。”向于夫人使个眼色：“你陪太君去吧。”于夫人低下了头。

中村：“诸位继续，我和于夫人说几句话就回来。”拉着于夫人出去。

于敬斋低下头不再言语。

于树亭脸色变得焦黄。

冯三达端起酒杯把酒喝下去，重重地把酒杯墩在桌子上：“引狼入室啊。”拿筷子夹口菜填进嘴里嚼着。

                          未完待续

